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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在《四庫全書》館--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為考察中心 

王鵬凱  

中文摘要  

在《四庫全書》館中三百六十位的工作官員，總纂官紀昀是主要

的核心人物之一。本文根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的紀錄，分

析其工作狀況，得知其貢獻是全面性的，舉凡獻書、校勘、編纂

官書、推舉賢才種種，皆有功於《四庫全書》，而非侷限於撰寫

提要一端而已。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也是自始至終的，《四

庫全書》館之主要核心人物，能如此者，僅紀昀一人而已，其一

生可謂鞠躬盡瘁於《四庫全書》矣！ 

關鍵字：四庫全書館、紀昀、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 

身為《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昀 (1724-1805 年 )，其一生學術代表在於編

纂《四庫全書》。紀昀在《四庫全書》館中的工作，實不只僅是單純撰寫提

要而已，他對《四庫全書》的貢獻是全面性的，從重新尋獲《永樂大典》以

致有後來朱筠建請核校《永樂大典》，進而成為編修《四庫全書》之舉。在

廣徵天下遺書時，又名列精醇之本進書一百種以上前七名，得到內府初印之

《佩文韻府》一部之獎賞。而《四庫全書》完成後，兩次大規模複校、《四

庫全書薈要》複校工作，紀昀都有指揮及參與。甚至《四庫全書》完成後，

對違礙之處的清查，紀昀仍是核心人物。直到嘉慶八年 (1803 年 )，《四庫全

書》最後的補遺工作，仍是在紀昀指揮下完成。紀昀可說是《四庫全書》唯

一一位，自始至終參與的核心靈魂人物，其重要性越到編纂後期，越顯重要，

其貢獻非僅撰寫《四庫全書總目》一端而已。今透過《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的紀錄，將其工作狀況分述如下。  

一、自述工作情形  

紀 昀 自 己 曾 多 次 提 及 他 和 《 四 庫 全 書 》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的 關 係 ， 有

的是直言校定、勘定《四庫全書》之事：  

余校錄《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 1 

余校定《四庫》所見不下數千家，其體已無所不備。 2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1〈濟眾新編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1 年，頁 179。 
2〈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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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勘定四庫書，頗恨其空言聚訟也。 3 

余校定秘書二十餘年，所見經解，惟《易》最多，亦惟《易》最濫。 4 

有的是直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獵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略窺涯

涘。嘗有場屋為余駁放者，謂余詆諆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

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蜚語，群疑乃釋。 5 

余於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年之力，始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

覽……凡《易》之象數、義理；《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

廢傳；《禮》之王、鄭異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諸雜說為之輔。 6 

案相人之法，見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錄。惟太素脈、揣骨二家

前古未聞。太素脈至北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離附會，依託顯然。

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論之。揣骨亦莫所自起。 7 

此迦陵先生之故硯，伯恭司成以贈石庵相國。余偶取把玩，相國因以贈

余。迦陵四六，頗為後來所嗤點，余撰《四庫全書總目》，力支柱之。8 

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不用時，尚沿舊說。今附著於此，

以志余過 9 

有論及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案語之事：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練子甯至金川門卒，龔詡八人，列

解縉、胡廣諸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練子甯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

也。考其通籍之年，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

恩於新主，梟鸞異性，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類。至龔詡

卒於成化辛丑，更遠在縉等後，今亦升列於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

秋論定。紆青拖紫之榮，竟不能與荷戟老兵爭此一紙之先後」，黃泉易

                                                 
3〈遜齋易述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3。 
4〈黎君易注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5。 
5〈二樟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0。 
6〈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 
7〈灤陽續錄〉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494。在《四庫全書總目》卷

110〈太素脈法〉提要、卷 105〈醫史〉提要，都曾批評太素脈法荒誕之說。 
8 嘉慶戊午(嘉慶 3 年，1798 年)十月，紀昀為劉墉(號石庵)所贈硯作硯銘。紀昀：《閱微

草堂硯譜》，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3。 
9〈槐西雜志〉卷二，《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305。本則紀昀對所撰的子部

術數類《李虛中命書》提要(卷 109)之非，不文過飾非、不諱言己過，胸懷坦蕩，實

事求是，足為後學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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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廢乎？ 10 

也有言及《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編次：  

惟《詩》則托始小序，附以辨說，以著爭端所自起，終以范蘅洲之《詩

瀋》、姜白岩之《詩序補義》、顧古湫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後

次序應爾也。 11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練子甯至金川門卒，龔詡八人，列

解縉、胡廣諸人前。 12 

余校錄《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

三，所謂禮樂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

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

之所關，故升諸他藝術上也。 13 

又有稱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總序、類序：  

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說經起

見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說經起見也，特不

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雲靜，石中亦無聲。如

何兩相激，雷轉空山驚。」此之謂矣。 14 

余作〈詩類總序〉有曰：「攻漢學者，意不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

伸漢學者意亦不盡在予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不相下之

心，而又濟以不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與！」 15 

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類小序〉曰 : 「攻漢學者，意不盡在

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不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

漢儒而巳。出爾反爾，勢于何極。」 16 

                                                 
10〈姑妄聽之〉卷四，《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前揭書，頁 479。《四庫

全書總目》下冊卷 170 案語：「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

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

于義未安。故分列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令

亦升列縉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

此一紙之先後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287。 
11〈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 
12〈姑妄聽之〉卷四，《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479。 
13〈濟眾新編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79。 
14〈灤陽消夏錄〉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10。 
15〈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157。 
16〈周易義象合纂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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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易》之象數、義理；《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

《禮》之王、鄭異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諸雜說為之輔。 17 

雖然有人認為「紀昀所言不實，自我表揚，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似有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嫌。以此一面之詞為證據，明顯缺少旁證。紀昀在所撰

《進表》及其他文章時又將著作權推給清高宗」18。紀昀如此公開地撒了漫天

大謊，為何不見學者群起攻之 19？就算紀昀當時算是顯赫人物，全天下學者竟

無一人敢捋虎鬚？乾嘉之後，道、咸、同、光朝之人，也豈無一人是丈夫？

反倒是有多人認為他寫成《四庫全書總目》 20。  

二、重新尋獲《永樂大典》之功  

《四庫全書》乃清高宗有意紹承「盛世修書」的傳統所修纂之書，為中

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自乾隆六年 (1741 年 )正月四日 21、三十七年 (1772

                                                 
17〈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 
18司馬朝軍〈紀昀與《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雜志》，2007 年 2 期，頁 72。 
19雖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有：「《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

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一說，但郭伯恭已經

詳辨其非了，說見《四庫全書纂修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215-216。

著名數學史專家錢寶琮也曾經提出一說：「四庫天文算法類書……，篇後題名者胥屬

紀昀、陸錫熊、戴震三人，昀與錫熊在四庫館皆總纂官之職，天文算法非所諳習。

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無疑」，但司馬朝軍也為文詳辨之，說見〈戴震與《四庫全書

總目》〉一文，《圖書館雜志》，2007 年 2 期，頁 68-69。但這都是指出某些篇章為某

人所做，並未有直斥紀昀貪功之說。 
20與紀昀同時代人物都如此認定，如朱珪〈紀曉嵐墓誌銘〉：「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

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祭紀昀文〉「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

綱，一手編注。」《知足齋續集．五老會詩》：「宗伯河間姹，口吃善著書。沈浸四庫

間，提要萬卷餘。」翁方綱〈東墅復次前韻，有懷鍾山院長盧抱經學士丶錢辛楣詹

事，且及二君經學，因復次答，兼懷二君〉之二自注：「昨見曉嵐援辛楣(錢大昕)《曹

全碑跋尾》一條，著於《四庫書錄》。不特徵定論之公，亦見友朋服善之益也。」阮

元〈紀文達公遺集序〉：「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

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扶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擬定總目提

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清仁宗嘉慶皇帝〈御賜碑文〉：

「美富羅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高宗純皇帝)
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其

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

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江藩《漢學師承記》：「《四庫全書提要》、《簡

明目錄》皆出公手。」昭槤《嘯亭雜錄》：「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

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

明，修辭淡而雅，人爭服之。」 
2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 年，第 3 冊，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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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正月四日 22，他兩度下詔徵採天下遺書，後得到安徽學政朱筠 (1729-1781

年 )上摺響應並建請校核中祕書籍《永樂大典》：  

臣在翰林，常翻閱前明《永樂大典》。其書編次少倫，或分割諸書以

從其類，然古書之全而世不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勑擇取其中古書

完者若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錄。書亡復存，藝林幸

甚！ 23 

乾隆硃批「原議大臣議奏」24，後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

見 25，得到乾隆首肯，並指示「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26、「將

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匯輯，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

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

昭藝林盛軌」27，遂由《永樂大典》輯佚工作，擴大為編纂《四庫全書》之舉。 

朱筠在翰林院時得以翻閱久不知下落的《永樂大典》，還要歸功於紀昀。

清初，《永樂大典》因乏人問津而一度下落不明，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以

為《永樂大典》已經亡佚了；朱彞尊在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舉博學鴻詞科，

尋入值南書房，也曾因尋訪不獲而發出感嘆地說《永樂大典》或許已被「李

自成襯馬蹄矣」。其後《永樂大典》雖被尋獲，但乏人聞問，歲深日久之後，

又一度無人知道典藏於何處。紀昀的門人劉權之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提

到紀昀如何重新尋獲《永樂大典》這件事：  

及在翰林署齋戒，始于敬一亭上得《永樂大典》，朱竹垞尋訪不獲，

已云：「李自成襯馬蹄矣！」不知埋藏灰塵中三百餘年也。數月中每

於值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半。乾隆三十七年，朱笥河學士奏聞

高宗純皇帝敕輯《永樂大典》，並搜羅遺書，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

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獨全。 28 

朱筠和紀昀皆為乾隆十九年(1754 年)的同科進士，朱筠之弟朱珪(1731-1807

                                                 
2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00，前揭書第 18 冊，頁 12947。 
23〈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0。 
24 同上注，前揭書，頁 22。 
25〈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

頁 50-55。 
26《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6，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416。  
27《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9，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463。  
28《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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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和紀昀為鄉試同榜，兄弟倆和紀昀的交情非同一般，朱筠去世時，紀昀

還親輓一聯曰：「學術各門庭，與子平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余後死獨傷

悲」29，所以紀昀任職翰林院時 30，重新尋獲《永樂大典》，當然樂於和朱筠分

享此一成果，這也是朱筠所說的「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的由

來，所以朱筠有此奏議，紀昀亦有功焉。  

朱筠的建議為朝廷採行後，紀昀對於校輯《永樂大典》，也有籌定事例與

指揮輯佚之功。四庫館臣鄒炳泰 (？ -1820)在《午風堂集》中提到了紀昀邀集

諸人到他家的綠意軒聚會，商量籌定校輯《永樂大典》事例之事。共會的有

劉權之 (劉書臺 )、林澍蕃 (林香海 )，葛正華 (葛靈蹊 )等人，這說明了紀昀在一

開始校輯《永樂大典》時，就積極地參與和規劃此事：  

編輯《永樂大典》初啟局，紀曉嵐先生邀集綠意軒，籌定事例。同與

者劉書臺雲房、葛靈蹊、林香海諸前輩。 31 

《永樂大典》的輯佚之功，除了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元以前佚

文祕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 32，

宋元以來的奧籍祕典，往往賴是編以存。還有開啟清代輯佚學風之功，梁啟

超對此評論道：  

乾隆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樂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

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諸子，漢人經注，魏晉六朝逸史逸

集，苟有片語留存，無不搜羅最錄。其取材則唐宋間數種大類書，如

《藝文類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諸經註疏及他

書，凡可搜者無不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不備舉。而馬國翰

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數百種，他可

推矣。遂使《漢志》諸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累累現於吾

輩之藏書目錄中，雖復片鱗碎羽，而受賜則既多矣。 33 

其他如法式善、阮元等據以編校《全唐文》；文廷式、繆荃孫、趙萬里、王國

維、唐圭璋等人也都據此而取得很好的成績，推本溯源，重新尋獲《永樂大

典》的紀昀，也算有先導之功。  

                                                 
29梁章鉅《楹聯叢話》卷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131。  
30紀昀自乾隆 19 年舉進士授庶吉士，到乾隆 27 年(1762 年)受命出任福建學政。 
31鄒炳泰《午風堂集》卷三，頁 7，收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2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 年，頁 119。 
32《四庫全書總目‧永樂大典》提要語，前揭書，頁 1808。 
3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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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書之功  

編纂《四庫全書》書籍的來源主要有四：內府藏書、各地徵書、《永樂

大典》輯佚書、清廷官修書。各地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年 )開始，

至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 )結束，歷時七年之久，徵得一萬三千餘種書籍。乾

隆爲了表彰進書者，還制定了賞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羅大備，以充策府而

裨藝林。因降旨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其進書百種以上者，

並命擇其中精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識簡端……。

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

兩淮之馬裕一家，為數至五、六、七百種……。著賞《古今圖書集成》

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瑩，

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勵守謙、汪如藻

等，亦俱藏書之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34 

進書超過 500 種者凡四家，進書超過百種以上者，共九家，多為江浙藏書世

家。紀昀進呈之書計 105 種，得著錄者凡 62 種、存目者 43 種，為北方藏書

家進書之首。能得到皇帝題識進書簡端者，天下不過僅九家而已，無怪乎紀

昀視為無上光榮：「名題雲笈，一編為百代之榮；字染天香，四海祇九家之本」

35。進書之舉，除顯示紀昀為書香世家外，亦可見紀昀響應熱烈之功。  

四、《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錄》撰寫  

乾隆於三十七年(1772 年)下旨廣徵天下遺書時，即已訂下撰寫提要之規定： 

但各省蒐輯之書，卷帙必多，若不加之鑑別，悉行呈送，煩複皆所不

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列目錄，法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

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命廷臣檢覈，有堪備覽者，再

開單行知取進。 36 

《四庫全書》開編之始，也指示：「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係以提要，

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37。紀昀因其

座師劉統勳之推薦，與陸錫熊同為「總辦」之職 38，任務為「各書詳檢確核，

                                                 
3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58，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980。  
35〈進呈書籍蒙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奏謝折子〉，《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

頁 74。 
36《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00，前揭書第 18 冊，頁 12947。  
37《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535。  
38「至各書詳檢確核，撮舉大綱，編纂總目，其中繁簡不一，條理紛繁，必須斟酌綜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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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舉大綱，編纂總目」。後職稱改為「總纂」，工作性質主要仍為撰寫提要，

二人還因表現優異，屢得賞賜、拔擢、寬宥：  

辦理《四庫全書》處將《永樂大典》內檢出各書，陸續進呈。朕親加

披閱，間予題評，見其考訂分排，具有條理，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

則成于紀昀、陸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

紀昀曾任學士，陸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均授為翰林院侍讀，遇缺即

補，以示獎勵。 39 

至紀昀不能約束伊子，致令借欠生事，固屬咎有應得，但其學問尚優，

為《四庫全書》處得力之人，著從寬改為降三級留任，仍令在館辦裏

總纂事務。 40 

但念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纂事務，實屬盡心出力。嗣後遇有該員應

升缺出，著加恩准其一體開列。 41 

其總纂官紀昀、陸錫熊、總校官陸費墀，所辦書籍既多，竟應免其處

分。 42 

至陸費墀、陸錫熊、紀昀雖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力，

著賞給緞匹、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勵。 43 

乾隆又因《四庫全書》萬餘種提要至為繁多，難以卒讀，命紀昀另撰《四

庫全書簡明目錄》。但就算是《四庫全書簡明目錄》卷數份量已縮減至十分

之一，還是讓他發出：「簡明目録從頭閱，向若已驚徒盳洋！」的感嘆，且在

詩後自注：  

向因編輯全書總目提要，巻帙甚繁，令紀昀别刋簡明書目一編，祇載

某書若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以便繙閲，然已多至二十巻，檢查亦殊

不易。 44 

是《四庫全書簡明目錄》，為紀昀所撰無疑。  

                                                                                                                              
方不致有參差罣漏。臣等公同酌議，查現在纂修翰林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堪膺

總辦之任。」〈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纂

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6-77。  
39《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41，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686。  
40《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72，前揭書第 20 冊，頁 14273。  
4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94，前揭書第 20 冊，頁 14598。  
4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9，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132。  
43《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51，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440。  
44愛新覺羅．弘曆：〈題文津閣〉，《御製詩五集》卷 67，頁 1，收在《清高宗御製詩文

全集》第 10 冊，(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編，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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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四庫全書總目》，無論紀昀同時之人、後人，一向多視之為紀昀

所著，這對同為總纂官之陸錫熊、孫士毅，豈非不平？筆者曾為文論析之 45，

就三人在館任職時間，得出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應為紀昀所撰無疑，

今扼要說明如下。  

首先就職責而言，四庫館設有纂修官和總纂官，纂修官按照發下的校書

單，完成校閱和擬定提要初稿後，即送交總纂官審閱核定，送交的提要初稿

中，包含纂修官所撰提要、處理意見和記簽記錄。兩者間差異，早有學者如

葉昌熾、譚獻、黃雲眉、劉承幹、陳垣、尹炎武、郭伯恭、黃愛平等人，將

提要稿和後來刊行的《四庫全書總目》相較，從評騭意見、篇目內容到風格

體例、語言文字，發現兩者之間有不同程度的改易，有的則幾乎另起爐灶，

全篇改寫 46。近年來又有多位學者對於姚鼐、翁方綱、鄭際唐、程晉芳、余集、

邵晉涵諸人的提要稿進行與《四庫全書總目》比對的工作，也是證明各纂修

官所寫的提要稿還是和《四庫全書總目》定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47。所以，萬

                                                 
45王鵬凱〈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說之論析〉，《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97 期，2009

年 10 月，頁 46-77。 
46諸家所言，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卷四云：「乾隆中開四庫館，姚惜抱鼐與校書之列，

其擬進書題以今《提要》勒之，十但採用二三。惜抱學術與文達不同，宜其枘鑿也。」

譚獻《復堂日記》云：「聞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知玄解，因檢官本

互勘，多所刪改矣。」黃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指出：「邵之提要與《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提要》、《後漢書提要》、《新唐書提要》則

面目迥殊。」劉承幹《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云：「予愛讀《提要》，常欲求分纂提

要諸人之書，以考校其異同。癸丑得翁蘇齋學士所纂提要手稿一百五十冊，則與今

本《提要》殊異者殊多。」陳垣、尹炎武撰〈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亦

指出：「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其間排列

次第，與閣中所庋，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差太甚。原本提要與現行《總

目》相對，無有一編無異同者，其通編不同，各類皆有，與《總目》互校，異同詳

略，亦不勝列舉也。蓋文達《總目》原離本書而孤行，復與各類相呼應。……吻合

提要原文，雅非所計。」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漫取文津閣書二十餘種與《總

目》及邵(晉涵)氏分纂稿互校……，邵氏原撰之舊已十不存一……，《提要》各稿，

嗣經紀氏畫一之後，則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無存。……，今之《總目》，則純屬紀

氏一家之言矣。試校之《總目》與邵氏《分纂稿》，當知吾言之不虛也。」黃愛平《四

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與今存各家提要稿，幾乎無一相同」。 
47如杜澤遜〈讀新見姚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 3 期，頁 43。

季秋華〈從《惜抱軒書錄》看纂前提要與纂後提要之差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1999 年 5 期，頁 40。徐雁平〈《惜抱軒書錄》與《四庫全書總目》之比較〉，《文獻》，

2006 年 1 期，頁 131-132。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2003，頁 202。樂怡〈翁方綱纂《提要稿》與《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圖書館雜

志》，2006 年 4 期，頁 76。杜澤遜〈讀新見鄭際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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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篇提要雖非皆總纂官所為，但改定提要稿，使之成為《四庫全書總目》之

功，仍在於總纂官。因此周積明綜合諸家之說而後論言：  

由此可見，分纂稿誠然為《總目》的撰寫提供了一定的基礎，但從分

纂稿到《總目》決非簡單的潤色修飾，而是一種脫胎換骨式的再改造。

經過這番改造，原來的分纂稿被整合成以紀昀學術文化觀念為內核的

新的提要系統。 48 

其次就三位總纂官在館任職時間而言，孫士毅在四庫館任職短暫，乾隆

四十五年 (1780 年 )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瀆案發，孫士毅以失察遣戍伊犁，簿錄

其家，不名一錢。乾隆嘉其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編《四庫全書》。文淵閣

《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底抄畢，四十七年入閣收藏。袁枚為孫士毅所

撰的〈神道碑〉一文中僅稱：「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

起用為翰林院編修……，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49；且士毅之

孫孫均在《百一山房詩集‧跋》50中也未言及其祖纂修《四庫全書》之功。足

見孫士毅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著力甚微，雖名列總纂官之ㄧ，然親

友也不以為意，故皆未曾言及此事。真正出力最著者，當為紀、陸二人，是

以于敏中才說：「提要稿吾固知其難，非經足下 (陸錫熊 )及曉嵐學士之手，不

得為定稿」 51 ；乾隆也只獎賞二人之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竣呈

覽，頗為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敘」52。至於另一位總

纂官陸錫熊，其貢獻應是在於閣本書前提要，而不在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

之上。閣本書前提要乃是總纂官依據分纂官提要稿改定後抄錄於七閣所收各

書卷首的提要。閣本的書前提要，現存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完整的書前提

要，不僅彼此互異且水準參差 53，事實上三閣書前提要又和殿本《四庫全書總

                                                                                                                              
與文化》，1998 年 3 期，頁 38。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撰稿〉，《圖

書館建設》，1999 年 5 期，頁 71。蘇虹〈關于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圖書

館學刊》，2005 年 4 期，頁 130。李祚唐〈余集《四庫全書》提要稿研究價值淺論〉，

《學術月刊》，2001 年 1 期，頁 79。 
48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77。 
49袁枚《百一山房詩集‧神道碑》，《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 年，頁 363。 
50同上注前揭書，頁 516。 
51《于文襄公(敏中) 手札》二十八日函，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2

輯 211-21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頁 94。 
5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25，前揭書第 23 冊，頁 16453。  
53《四庫全書》在成書後，曾作過兩次全面複查(乾隆 52、56 年)，而這兩次複查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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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所出入，經過學者的研究發現，兩者之間仍有許多的差異，足見從閣

本的書前提要，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中間還是有許多修改的工

作 54。而《四庫全書總目》，早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即完成初稿，其後卻是不

斷地進行修改，遲遲無法刊定，直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方纔竣工刷

印裝潢 55，而此時陸錫熊已早在兩年多前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 )「以天氣驟寒，

                                                                                                                              
都是從文津閣本被乾隆發現錯誤引起的。而文溯閣提要，「顯而易見，文溯閣書前提

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平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為什麼會

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是文溯閣《全書》遠存東北故宮，其作用只為皇帝游幸時御

覽，加之成書時間倉促，故經辦大臣為簡省了事，多以館臣初稿所撰提要初稿稍加

條理，即隨書抄錄而成。而館臣初稿粗精不等，且此閣只是備用，自然上下人等付

出的工夫均不會如供御覽的文淵閣《全書》書前提要那樣工夫深湛」(陳曉華〈《四庫

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4)；
而「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

提要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為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粗略比較《總目》

提要在定稿前對文淵閣《全書》約 1/3 的書前提要內容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動。具體的

分布則是經、集多異，史、子多同，名篇多異，一般多同。原因很簡單，紀昀擅長

經、集，而於史、子不諳；又名篇為關注對象，所以紀昀等用力尤勤」(陳曉華〈《四

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4)。 
54今略舉數家之言：「《總目》與庫本提要之間內容有不少差異，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同義替換、語序變更、詳略不同、評價微殊」(司馬朝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

庫本提要之比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 年 2 期，頁 63)，「顯而易見，文溯閣

書前提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準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

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提要

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為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陳曉華〈《四庫全書》

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2-64)，「就

總體而言，閣書提要還不很成熟，在文字、體例、內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反

映了纂修官原撰提要向《總目》定稿進行過渡的情況。而《總目》在閣書提要基礎

上，又經修改提高，全書體例整齊，思想統一，注重指示學術門徑，詳於內容介紹、

文字考訂、得失評論乃至源流敍述」(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異同初探〉，

《圖書館學刊》，1991 年 1 期，頁 41-43)。 
55〈原戶部尚書曹文埴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摺〉，曹文埴稱：「竊

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

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

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現交武英殿收貯。」(《纂修

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74)另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93 乾隆六十年

十二月甲午條記：「予告尚書曹文埴奏，《四庫全書總目》刻竣。謹進陳設二十部，

備賞八十部。餘將板片交武英殿收藏外，並另刷四部，請發裝潢，分貯四閣。至是

書最易繙閱，應照向辦官書，刷印發坊領售。報聞。」(前揭書第 30 冊，頁 22153。)
則知曹文埴早在於乾隆五十一年即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但因提要有須更改之

處，是以停工未刻。後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才刊刻畢工，

隨經乾隆乾隆批准刊印方式。這些紀錄除了說明了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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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衣未到，凍僵於旅寓中」 56，病逝於前往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途中，

因此完成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任務，就要靠紀昀獨力完成了。換言之，

提要稿可視為各纂修官學術思想的展現；閣本書前提要，可視為三位總纂官

學術思想的展現；至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則可視為紀昀學術思想的展現

57，各得其實，無所偏廢，應是公允之說。紀昀一來是首席總纂官，在完成《四

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不僅對纂修官的提要稿進行修改，甚至也有對其他

總纂官的修改稿有審核的情形 58，足見紀昀的工作職務是有決定性的作用。二

來，陸、孫二人皆未能全程參與，是紀昀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其三，以《資

治通鑒》作者掛名為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皆有分任撰寫之

功，然而後人論及此書，皆歸功於司馬光，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既然有

親力為之、始終參與、決定去取之功，因此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

榮耀歸之於紀昀豈曰不宜！  

五、校勘《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  

《四庫全書》開館時，乾隆已是 63 歲高齡，後惟恐不得躬睹《四庫全書》

之完成，遂轉生濃縮全書之構想，於三十八年 (1773 年 )五月一日諭令編修《四

庫全書薈要》：「著於全書中擷取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

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

資好古敏求之益」59。此套《四庫全書薈要》原本專供乾隆自覽，故於質量要

求，更甚於《四庫全書》，編修之始即責成總裁大臣妥立章程，臣工也建請添

派薈要繕本覆校官六員，得旨依議：  

現在纂辦《四庫全書》以廣石渠金匱之藏，自應悉心校繕，俾免魯魚

                                                                                                                              
期外，還指出了紀昀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改訂之功。 

56梁章鉅《楹聯叢話》卷十，前揭書，頁 133。  
57有學者依據現存的提要殘稿來分析，一致認為這些提要稿的批改者是紀昀，如黃燕生

〈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的再發現〉，《中華文史論叢》，48 集，頁 209。李國慶

〈紀曉嵐潤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例〉，《山東圖書館季刊》，2008 年 3 期，頁

75。丁芬〈《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 年 8
期，頁 54-55。另李賢強、吳宏歧〈新發現紀昀所修改之四庫提要〉，《江漢論壇》，

2015 年 12 月，頁 85-90，也以為《四庫全書總目》涉及《玉台新咏》的提要，都是

經過紀昀修改或親撰的。 
58「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提要殘稿分析，《辨言》重寫提要稿出自陸錫熊之手。在此篇提

要旁另有朱筆批語：『依此本改』四字，審為紀昀手筆」，司馬朝軍〈陸錫熊對四庫

學的貢獻〉，《圖書情報知識》，2005 年 6 期，頁 56。 
59《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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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豕之訛。今進呈已經繕成之薈要各卷內，信手繙閱，即有錯字二處，

則其書寫舛誤者，諒復不少。若不定以考成，難期善本。其如何妥立

章程，俾各盡心校錄無訛之處，著總裁大臣詳議具奏。 60 

至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 )，第一次大規模複校《四庫全書》後，乾隆也命紀

昀主事複校《四庫全書薈要》；五十六年 (1791 年 )，第二次大規模複校《四庫

全書》時，軍機大臣阿桂也奏請於複校四閣《四庫全書》完畢後，由紀昀、

陸錫熊複校二份《四庫全書薈要》，但陸錫熊則在前往關外複校文溯閣《四庫

全書》的途中，於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正月病逝於途，其後實際複校工作，

仍由紀昀負責：  

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四庫全書》，前已派員逐分校閱，將錯誤處

所，詳晰簽改。至文溯閣全書一分，現在應往盛京，原勘之陸錫熊等

業已差滿，俟到齊即行前往校辦。其《薈要》二分，尚未重加校正。

著派懋勤殿翰林會同紀昀，悉心勘校，以期並臻完善。 61 

又查藻堂、味腴書室所藏《薈要》二分，亦有留空函書，卷冊較少，

業於上年經臣等議將詳校文溯閣書內之應議總校、分校各員陸續校

竣。但恐尚有舛誤，亦應請俟四閣書籍詳校全竣後，交與紀昀，陸鍚

熊二人就近抽查，如有駁換，并交武英殿查明，分別賠寫。 62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 )五月，乾隆因翻閱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發現

其中訛謬甚多，推想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

不一而足，因而下令進行複校。其後又在五十六年 (1791 年 )七月，因翻閱文

津閣所貯《四庫全書》之《楊子法言》發現漏寫事項，故而乾隆龍顏大怒，

再次諭令原參與編輯官員進行大規模複校工作。第一次複校《四庫全書》，

質郡王永瑢奏請由彭元瑞、紀昀總司其事「竊照文淵、文源兩閣所貯四庫全

書訛舛甚多，自應詳加校正，今擬派部院各官共二百五十餘員，兩閣各分一

百二十餘員，專司校閱……，應請旨令彭元瑞、紀昀總司其事，毋庸兼看書

籍」 63。第二次複校《四庫全書》，乾隆更直斥紀昀之過：  

前因《四庫全書》內錯誤甚多，特令總纂等詳加校閱。並恐熱河文津

                                                 
60《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4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766。  
6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2，前揭書第 27 冊，頁 19919。  
62〈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酌議紀昀請籌辦新添空函諸書情形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前揭書，頁 2245。 
63〈質郡王永瑢等奏遵旨酌定校勘文淵文源閣全書章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

揭書，頁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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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所庋全書，亦多魯魚亥豕之訛，復令紀昀帶同詳校各官細心閱看。

該員等自應認真校勘，將書中脫落訛舛之處，逐加改正，俾臻完善。

今朕偶閱文津閣《四庫全書》內《揚子法言》一書……今篇內甚至脫

去二行，紀昀等實難辭咎，寧不自知慚恧耶？況朕曾有〈御製書《揚

雄法言》〉一篇，雖係近年之作，亦應繕錄，弁于是書之首。紀昀並

未留心補入，更屬疏忽。紀昀及詳校官莊通敏，俱著交部分別議

處……，著紀昀親赴文淵、文源二閣……，並帶同詳校各官，抽查此

書卷首是否亦有空白之處，及此外各書有似此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

如再不悉心詳檢，經朕看出，必將紀昀等加倍治罪，不能再邀寬貸也！

欽此。 64 

是兩次複校《四庫全書》都是由紀昀所負責，因此紀昀才會多次上摺糾舉失

職人員、行政疏失、報告工作情形：  

查奉旨罰來熱河看書各員……惟朱鈐、呂雲棟、石鴻翥、陳木四員至

今將滿一月，尚俱未到。 65 

據紀昀奏前赴熱河辦理抽換書匣各事宜一摺內稱：從前陸費墀排架

時，凡係零帙，不論朝代門類，將數種合為一匣，以省配搭之煩，遂

致紛紜錯亂。現經逐種抽出，歸還原次，並將書匣彼此互換，改刻匣

面，無庸多為添造……四閣陳設全書，一切裝函排架事宜，俱係陸費

墀一手承辦。今經紀昀查出，紛紜錯亂之帙甚多，則陸費墀前此辦理

乖謬，已可概見。 66 

各該員俱感激悚惶，認真搜剔，臣亦往來巡察，不時抽看。計所簽舛

漏，較初次詳校竟增數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檢出，各

調取底本補填。其餘卷頁脫落、行款參差以及流水錯誤者，亦俱抽換

修整……至空白之中，有原注闕文一項，詳校官因已聲明，遂不查核。

臣偶覺數處可疑，調取底本查對。中有實係原闕者；亦竟有底本不闕

而憚於書寫，或已經挖補而懶於查填，竟自捏注闕文字者。實係有心

弊混，與偶然舛漏不同……此外，更有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

                                                 
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3，前揭書第 28 冊，頁 20550-20551。  
65〈禮部尚書紀昀奏參朱鈐等四員尚未到熱河校書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

頁 2094。 
66《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16，前揭書第 27 冊，頁 19485-1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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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偽註闕卷，致詳校官無從舉發者，弊混均屬相同。 67 

在第一次複校《四庫全書》時，紀昀更自認全面校勘明季清初史部、集

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諸書之工作。正如陳寅恪所言：「然清室所最忌諱者，

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68，這段時期充滿著牴觸清

朝之語的書籍，正是乾隆心中的一塊大疙瘩。在紀昀認校諸書之前，乾隆才

對李清所著《諸史同異錄》中違礙之語，大動肝火，嚴斥館臣僅予刪節該書，

而未能銷毀。紀昀此舉，應該是深合乾隆聖意，所以懲處反而是原總校官陸

費墀獲咎尤重，不僅需獨力負責江南三閣賠寫款項，又被革任 69，身歿還遭到

抄沒家產的處分 70。紀昀、陸鍚熊則分攤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賠寫費用：  

現據紀昀奏請將《尚書古文疏證》內各條遵照刪改，陸續賠寫，並請

將文源閣所貯，將明季、國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說、雜記諸書，

自認通行校勘，凡有違礙即行修改，仍知會文淵、文津二閣詳校官畫

一辦理，再行賠寫抽換，務期完善等語……。今紀昀既自認通行覆閱

明末各書，並請將看出應換篇頁自行賠寫，交部議處，而陸鍚熊則因

現出學差，陸費墀丁憂回籍，轉得置身局外，是使紀昀一人獨任其咎，

轉令現在派出之大小各員分任其勞，實不足以昭平允。著將文淵、文

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行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各工價，均令紀昀、

隆錫熊二人一體分賠。至陸費墀……，現在續辦三分書應發文瀾、文

匯、文宗三閣陳設者……，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項，俱著陸費

墀自出己貲，仿照文淵等三閣式樣罰賠，妥協辦理，就近陳設，以示

懲儆，而服眾心，不必令鹽商等承辦。 71 

六、御敕官書之編纂  

乾隆於編纂《四庫全書》時，往往起心動念，命館臣編訂書籍，以充《四

庫全書》之備，其中有多種為紀昀所負責編纂。如乾隆命編《歷代職官表》，

                                                 
67〈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源閣書覆勘先完請將詳校官等分別議處摺〉，《纂修四庫全書檔

案》，前揭書，頁 2237-2238。 
68陳寅恪〈陳垣元西域華人化考序〉，收入《勵耕書屋叢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1982，頁 1。  
69〈諭陸費墀革任之處著註冊等議處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59。 
70「現在陸費墀業已身故，所有插架、裝匣等事……，並著海寧查明陸費墀原籍現有田

房產業，加恩酌留一千兩之數，為伊家屬養贍，如尚有餘資，即作為添補三閣辦書

之用」，〈寄諭浙江巡撫海寧等仿照前次發去裝潢書匣等式樣製造〉，《纂修四庫全書

檔案》，前揭書，頁 2205。 
7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82，前揭書第 26 冊，頁 18855-1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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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朝官制為主軸綱領，其下分列三代至明朝之歷代官制建置，援引文獻以

考證沿革、比較異同，於每個官署部門或官職各列出一表，並將清代職官所

設名稱、員額、品級、職掌記明於各表標題之下：  

現在編列《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昀、陸鍚

熊、陸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歷

代沿襲異同之處，詳稽正史，博參華籍，分晰序說，簡明精審，毋冗

毋遺。 72 

書成後，紀昀指出官制的重要性：「大抵勢足以相維則乾綱不失，權有所偏屬

則魁柄必移，故官制之得失，可以知朝政之盛衰也」73，同時也說明本書達到

乾隆所要求的：「上下數千年分職率屬之制，元元本本，罔弗具焉……，包括

古今、貫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證今、經緯分明，參稽詳密」74的要求，希

望能藉此讓「百爾臣工，各明厥職，用以顧名而思義，亦益當知所儆勖矣」75

的作用。  

又如研究遼朝歷史的重要歷史料 --《契丹國志》，因參照當時甚多史書而

成，可以與《遼史》相互參校，也可作為輯佚亡佚史書之用。但乾隆以其忽

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注遼帝年號

之下，體例混淆，書法訛舛，特命紀昀等加以改纂：  

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惟體例書法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

不可不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例改纂……，以昭綱常名

教、大公至正之義。 76 

編纂《四庫全書》時，曾大量禁毀一些明末清初的著作，原因在於其中

甚多違礙之處。但在處理明末著作中詞語牴觸清朝問題上，乾隆卻特別在意

一些忠藎之士的奏摺，因其言多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足以砥礪臣節，為臣工

之楷模，所以屢次言及處理這類奏摺方式。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十一月十

六日上諭中，特別指出如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成、楊漣、左光斗、

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明季忠臣之作，與朱東觀編輯

《崇禎年間諸臣奏疏》違礙字句，只需改酌一、二語，無庸銷燬：  

                                                 
7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15，前揭書第 22 冊，頁 16330。  
73《四庫全書．歷代職官表》提要語，前揭書，頁 1065。 
74同上注。 
75同上注。 
76《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43，前揭書第 23 冊，頁 16747-1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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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劉宗周、黃道周立朝守正，風節凜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于

簡牘，卒之以身殉國，不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

濟，所上封事，語多剴切，乃為朝議所撓，至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

內，有「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為邊塞」一語，親為批識云：

「觀至此為之動心欲淚，而彼之君若不聞，明欲不亡，得乎！」可見

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又如葉向高……，惟當改

易違礙字句，無庸銷毀。又彼時直臣如楊漣、左光斗、李應升、周宗

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類推。即有一、

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只須改酌一、二語，實不忍並從焚

棄，致令湮沒不彰……，近復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

《崇禎年間諸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不可

救，亦足取為殷鑒。雖諸疏中多有乖觸字句，彼皆忠於所事，實不見

罪，惟當酌改數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

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念祖宗締造之艱難，益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命。其所裨益，豈不更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 77 

其後又在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年 )二月二十六日對徐必達、蕭近高、宋一韓、

侯震暘等明人文集中違礙字句，以其人等，忠藎之忱，溢於簡牘，乃下旨酌

量改易，毋庸銷燬。令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明人違礙書籍內，匡救

時艱諸疏，選擇編輯繕錄成《明季奏疏》。這項工作又是交由紀昀負責：  

況諸臣彈劾權奸，指摘利病，至不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

誠，而其姓名章疏，不盡見於《明史》。朕方欲闡幽微顯，又何忍令

其湮沒弗彰？況諸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

主，不宜深責，非若身入本朝、肆為詆悖者可比。原不妨就其應存諸

疏，將觸背字面略為改易選錄，餘仍分別撤燬，於辦理違礙書籍，亦

屬並行不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錄，以次

呈覽，候朕鑒定。 78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七月二十七日，乾隆下旨對明神宗以後諸臣奏疏，

做一通盤處理，指出若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裒集成

《明名臣奏議》，並將先前紀昀等所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編成的《明季奏疏》，

                                                 
77《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1，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013-15014。 
78〈諭內閣著將明人違礙書籍內匡救時艱諸疏選擇編為《明季奏疏》〉，《纂修四庫全書

檔案》，前揭書，頁 100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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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此書，本書收入《四庫全書》時，定名為《欽定明臣奏議》，其提要稱：

「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覽，斷以睿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

近，殷鑒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于無窮，

故重其事也」79，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覽，足見乾隆之重視。而紀昀日後敢自

認全面校勘明季清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諸書之舉，其實早已於

此時負責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就已駕輕就熟了：  

至神宗以後諸臣奏疏內，有因遼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即有違

礙字句，祇須略為節潤，仍將全文錄入，不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

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不可不深思遠慮，

觸目驚心……，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神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

按其朝代，一體編纂。 80 

此外，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因治理黃河，要祭告河神，遣大學士阿

桂之子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乾隆興起要探求黃河真源之

念頭，考證實驗、參訂舊文，作〈河源詩〉一章、〈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復

命兵部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等，尋繹史傳，旁稽眾說，綜其向背，定

其是非，輯為一書」81，是紀昀亦參與《河源紀略》編纂之工作。另，乾隆五

十五年 (1790 年 )命彭元瑞、紀昀詳考淮泗可以達河之說具奏，「著傳諭彭元瑞、

紀昀、再加紬繹考訂明確詳悉。伊等均系讀書博覽之人，如別有所見，不妨

據實奏覆直陳」 82，是紀昀於撰寫《四庫全書總目》外，多有編纂官書之事。 

七、舉薦賢才入館  

京師向來人文薈萃，紀昀多與天下名士相交，既入館為總纂官，豈有不

舉薦賢才共纂《四庫全書》之理。紀昀曾應門人蔣士鎔之請，為趙希璜《〈四

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作序，言及：  

趙君所與倡和者，余多未識。所識者，如李南澗 (李文藻 )為余庚辰所

取士，周書昌 (周永年 )、戴東原 (戴震 )、余秋室 (余集 )皆以余荐修《四

庫全書》，入翰林；孫淵如 (孫星衍 )為余讀卷所取士，其人并學問、

                                                 
79《四庫全書．欽定明臣奏議》提要語，前揭書，頁 777。  
80《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43，前揭書第 23 冊，頁 16759-16760。  
81《四庫全書．河源紀略》提要語，前揭書，頁 950。  
8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51，前揭書第 27 冊，頁 2004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4 期 

38 

文章具有端緒。知趙君之友，益知趙君之詩矣。 83 

是周永年、戴震、余集三人皆為紀昀所薦而入館，當然，紀昀舉薦之人，當

不止此三人，這三人只是趙、紀二人共同的朋友。此人事之首肯，當自須經

總裁于敏中、裘曰修二人之同意，因此周、戴、余或言為于、裘之薦而入館，

亦無不可 84，切莫因此以為紀昀貪功掠人之美。尤其是周、戴與紀昀甚為熟稔，

《閱微草堂筆記》中紀錄周、戴二人與紀昀互動之事，周永年凡 7 次、戴震

凡 9 次。戴震更是與紀昀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紀昀將二人推薦入館，亦在

情理之中：  

東原與昀交二十餘年，主昀家前後幾十年，凡所撰錄，不以昀為陋，

頗相質證，無不犁然有當於心者。 85 

三人中，余集所撰提要稿久經散佚，僅存經部詩類七篇，收入《秋室學

古錄》，殊為可惜。戴震所撰提要稿，段玉裁所撰《戴東原年譜》收入則有十

四篇 86。周永年久倡「儒藏說」，為《四庫全書》編纂做了輿論準備；進獻之

書也達 32 種珍本；也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劉敞《公是集》、劉攽《公非

集》、蘇過《斜川集》等重要典籍 87，陳垣也稱：「《四庫提要》成書倉促，

謬誤本多。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吾頗疑其出

於曆城周書昌永年也」 88。各家提要稿雖所存不多，但不可以此抹殺其貢獻。 

八、結語  

透過上文敘述得知紀昀在《四庫全書》館的工作情形，其對《四庫全書》

的貢獻是全面性的，舉凡獻書、校勘、編纂官書、推舉賢才種種，皆有功於

《四庫全書》，而非侷限於撰寫提要一端而已。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也

是自始至終的，《四庫全書》館之重要核心人物，能如此者，僅紀昀一人而

                                                 
83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8。 
84余集自撰〈秋室居士自撰志銘〉：「裘文達公薦於朝」(《秋室學古錄》卷六，頁 25)、

段玉裁《戴東原年譜》：「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荐先

生於上……，召充纂修官」(《四部叢刊初編》第 1766 冊，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

本，戴東原集四附錄，頁 23)。 
85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74。 
86司馬朝軍〈戴震與《四庫全書總目》〉，則以此說為不妥，《圖書館雜誌》，2006 年 8

期，頁 69-71。 
87寧聖紅〈周永年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山東圖書館季刊》，2005 年第 3 期，頁 115-117。 
88《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收入《陳援菴先生全集》第九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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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所稱：「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

成」。「總其成」，絕非溢美之詞。早從重新尋獲《永樂大典》，就開啟了纂修

《四庫全書》的先決條件。就算是《四庫全書》早已編纂完成，也仍要進行

後續的校勘、補遺工作，使《四庫全書》能趨於完善，直至嘉慶八年 (1803 年 )，

他逝世前一年多，紀昀還以八十之高齡，奉命主持參與《四庫全書》最後一

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 89 ，一生可謂鞠躬盡瘁於《四庫全書》矣！其對《四

庫全書》的重要性，也是日益重要，黃瓊誼曾論及此一情形：  

在乾隆上諭的工作指示中，提到的人員名字、次序，也可以看出紀昀

在乾隆心目中的地位日益重要，負責的工作逐漸以他為首。  

從〈乾隆三十八年五月十七日奉上諭〉：「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

裁等⋯⋯，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乾隆三十八年八月二十五日奉上

諭〉：「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陸錫熊之手」、〈乾隆

四十一年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

辦」、〈乾隆四十五年九月十七日奉上諭〉：「著即派總纂、總校之

紀昀、陸錫熊、陸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核」、〈乾隆四十六年十月

十六日奉上諭〉：「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例改纂」、〈乾隆四

十六年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神宗以後

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這些上諭無意中透露出乾隆心中對該工作

所想到的首要人選，紀昀在乾隆心目中的份量，就在編纂《四庫全書》

早期的「總裁等」，轉變成後期的「紀昀等」，就可以看出來了。 90 

紀昀在《四庫全書》館的工作，對紀昀本身的影響則有三點，其一就是

完成了學術巨著武英殿本的《四庫全書總目》。其次，他有幸參與《四庫全

書》的編纂，對他學問的增長絕對是有莫大的幫助。所以紀昀自稱：「自校理

秘書，縱觀古今著作」91、「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92，他也在〈自

                                                 
89〈諭內閣《四庫全書》內未繕入高宗詩文及續辦方略等書著一體增入庋藏〉：「尚書紀

昀係纂辦四庫全書熟手，著即詳悉查明，開單具奏」，《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

頁 2375。紀昀條陳辦理事宜十條以對，〈禮部尚書紀昀奏擬續繕《四庫全書》事宜

十條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76-2379。 
90〈《四庫全書總目》對乾隆旨意依違之例--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 121 期，2011 年 10 月，頁 51。 
91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92〈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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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校勘《四庫全書》硯〉一詩中吟哦道：  

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讀人間未見

書。 93 

正因為這番歷練，讓他得到了博學的聲譽：「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

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 94、「我師河間紀文達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

間四十餘年」 95、「紀文達公昀學問浩博」、「紀文達公昀為昭代大儒，學問淵

雅」96、「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97，又被譽為「一代文宗」、「不愧一代之宗

工」98，這些讚語都說明紀昀的學問受到推崇的情形。第三是讓紀昀有不願從

事學術著作與保留文稿的心態。紀昀自稱：  

今年將八十，轉瑟縮不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不敢自存，蓋閱歷漸深，

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撝呵，

撚鬚擁被，徒自苦耳。 99 

他的學生陳鶴也認為如此：  

(紀昀 )自校理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

心思才力，不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不知量之甚者也。故

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

稿。 100 

也 有 人 認 為 是 精 力 盡 瘁 於 編 纂 《 四 庫 全 書 》 上 ， 因 此 不 復 著 述 ，「 說 者 謂 公

才 學 絕 倫，而 著 書 無 多，蓋 其 生 平 精 力，已 畢 瘁 於 此 書 矣 」101。總 言 之，《 四

庫 全 書 》因 紀 昀 而 更 趨 完 善；紀 昀 則 因《 四 庫 全 書 》而 學 識 更 增，兩 者 相 得

益 彰 。  

 

                                                 
93〈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閱微草堂硯譜》，前揭書，頁 509。 
94昭槤：《嘯亭雜錄》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53。 
95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729 頁。  
96此二言前出自〈論紀昀撰述〉，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三；後出自〈四庫提要推重

程朱〉，《萇楚齋續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65 及頁 232。 
97〈紀文達公事略〉，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台北：文海書局，1967 年，頁 992。 
98前語出自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中，後語出自李祖陶〈國朝文錄自序〉。 
99〈鶴街詩稿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6。 
100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101《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 513 附錄引陸敬安《冷廬雜識》卷一言。 


